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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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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生存
关注养老

倪老太太折腾人

在微博上几个参加过节目的女
孩互相叫板，其实她们本无深仇大
恨，只是有些小摩擦。有缘相逢，彼
此喜欢就聊聊，不喜欢打个招呼就完
了，评价对方时少用点儿狠话，你认为
敌人不爽自己就爽了？再过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大家都是彼此生命中的
过客，留下自己这段经历中美好的记
忆就行了。

两年半的时间，我共收到《非诚勿
扰》和《不见不散》的观众来信近23000
封，字数约690万，其中29％的人谈了
对节目的感受、提了建议，71％的人是
在倾诉和咨询。前者，是我坚持做电视
节目的最大动力；后者，让我有了继续
写书和传道的动力。这些来信可分为
恋爱、婚姻、亲子、家庭、职场、心灵困惑
等六类。

江湖上传说我要跳槽去其他电视
台主持新的节目，其实，网络发达了，根
本搞不清哪个是新闻，哪个是小道消
息。我原来只是一个专业人士，不是公
众人物，现在被电视节目缠身，自然成
为被娱乐消遣的对象，既然你没有能力
反抗，那就调整自己的心态，自己该干
啥还干啥。

这些年，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
望通过各种渠道能让更多的人认识性
格色彩这个工具，并从中受益，在我的
书和我参与的访谈节目中，我始终在
表达这个观点。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我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角色，对我来
讲，我最擅长的还是演讲和培训，这
个活儿我做了多年。但对公众而言，
因为我是以电视人的身份进入大多
数人视线的，因此大家会认为我是电
视人。那么，我就详细说一下我和电
视的渊源。

从2010年年初加入《非诚勿扰》，
迄今为止我和以下电视节目发生过直
接关系：

在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的节目
中，和孟非、黄菡搭档（孟非两年半，黄
菡两年）；

在江苏卫视《老公看你的》节目
中，和李好搭档做主持（9个月）；

在江苏卫视《不见不散》节目中做
主持（一季16集）；

在深圳卫视《别对我说谎》节目中做
主持（录制了一季12集，只播出一集就被
封杀了）。

在这几个节目里，我个人最喜欢
《别对我说谎》，这个节目在挖掘人的
内心方面能发挥我的特长，可惜被封
杀了。

另外，相对能发挥我特长的是《不
见不散》，这个户外真人秀节目极富挑
战性，有更多的空间可以让我发挥专业
特长。但外拍节目耗时太长，我又不是
靠做电视节目吃饭的，实在受不了，做
了一季后就收手了。

相比之下，《老公看你的》是我比较
痛苦的节目，即使它的战绩数一数二，
一度与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平分秋
色。做这个节目让我感到痛苦，主要原
因是我不喜欢纯综艺节目，在规定的范
本内走流程，让我觉得没有挑战性。

我提出辞职时，江苏卫视的领导给
我洗脑，说全国所有卫视一年平均收视
率能上1的电视剧不超过20部，这个节
目平均收视率1.2，很多主持人一生也
碰不到一个，而我居然还不知足，说我
是被《非诚勿扰》困住了，《非诚勿扰》几
十年就遇见这么一个，如果和它对比的
话，我这辈子就完了。我说这是个好节
目，但是不好玩，我对它没有激情，只能
请辞。

至于《非诚勿扰》这个节目，虽然让
我发挥的空间有限，但我做得还行，对
于像我这样一个习惯单兵作战的人而
言，能拥有配合不错的搭档，是上天对
我的眷顾。

正因为有了《老公看你的》的体会，
离开这个节目之后，选择其他节目时我
变得更加慎重。

最近一年，陆续有数十个节目邀我
加盟主持，遗憾的是，有的和我曾做过的
是同一类型的，有的属于综艺范儿太强
的。如果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平台让我
与人互动，我就没有激情去做，而我最
擅长的领域没有人想到怎么用。说白
了，各家电视台现在压力都很大，都希
望捡现成货，消耗我的知名度，博取些
收视率。电视台这样想是对的，但我
不能做一个对自己没有要求的人。

（摘自《本色》乐嘉 著）

倪老太太睁开眼，疑惑地问：“吃了
吗？我怎么不知道？难道是我记错了。”

二琥说：“肯定是您记错了，我刚来
的时候看着您吃的。”

老太太说：“那你把我屋里桌子上
的绿豆糕拿来，咱俩吃。”

二琥笑着说：“妈，昨天下午隔壁李
婶来，您不是给她吃了吗？您忘啦？”

老太太恍然大悟：“对对对，瞧我这
记性。”

第二天，二琥拿着药来到老太太跟

前，说：“妈，该吃药了。”
老太太一脸不高兴，说：“药不是吃

过了吗？”
二琥诧异：“妈，您又忘了，昨天的

吃了，今天的还没吃呢。”
老太太愤怒地说：“谁说我没吃，你

是不是想毒死我！”
二琥傻了，皱着眉头说：“妈，你可

不能这么说，这个罪名我可担不起，您
的药确实没吃。”

老太太斜着眼，拿着药盒，头一扬
把药吃了。

二琥没办法，她知道跟老太太争肯
定是不行的，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吵架就是
一把好手，因为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在
社会上求生存，她不得不凶悍一点儿。

二琥搬了个小板凳到老太太旁边
坐下，说：“妈，要不这样，家里不是有闹
钟吗，以后我们定个时间，比如上午10
点，闹钟响了，就说明你该吃药了，我拿
药给你吃，你得按时吃。”老太太想了想
说可以。

可等到第二天，闹钟一响，老太太就
不认账了，说闹钟是叫她起床的，不是叫
她吃药的，二琥只好打电话向春梅求
救，春梅也没办法。晚上春梅下班后，跟
老太太说吃药的事，叫老太太听二琥嫂
子的话。

老太太一听，拍着桌子说：“我自己
的身体，我自己的药，我比谁都清楚！”

春梅说：“妈，你看，现在我要上班，

伟强出差了，斯楠也不在家，家里没人
照看你，二琥嫂子让你吃药，是为你好，
你要配合。”

老太太当即大怒，把饭碗一推，说：
“我知道，你们都嫌弃我这个老太婆了，
不行我就去敬老院，你们不愿意伺候，
我出钱，有人愿意伺候。”

春梅说：“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老太太说：“那你是什么意思？”
春梅知道争辩下去也没结果，只能

给远在韩国的伟强打电话，说老太太现
在记性不行了，脾气有些失控。伟强跟
几个同事正在喝酒，兴致正高，他不在意
地说：“老年人记性就是差点儿嘛，妈的
脾气你还不知道，你让着她点儿，有什么
事回去再说。”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春梅没办法，第二天上班她晚去了
一会儿，等二琥来了，她们两人盯着老
太太把药吃了后春梅才去上班。平时
老太太吃药都是大呼小叫的，可是今天
老太太很听话，二琥也觉得奇怪，春梅
又跟她交代了几句，二琥觉得春梅似乎
在讽刺她照顾老人不力，心里暗暗叫
屈。老太太每天这么一闹，二琥别说打
麻将了，就是打个盹的时间都没有。

一天，老太太睡完午觉起来，忽然
发现自己床底下的塑料瓶子没了，就嚷
嚷起来。

二琥说：“妈，你又忘了，那天是春
梅委托我把瓶子卖给收破烂的了，您也
是同意的，钱还在呢。”二琥转身去拿

钱，把钱摆到老太太面前。“您看看吧，
钱都在这儿，没人动您一个子儿。”

老太太一把把钱揣到怀里，说：“就
是你们想骗我的钱。”二琥也没办法。
说来也怪，春梅在家，老太太就和正常
人一样，要是二琥来照顾她，她立刻会
有些异常的举动。

二琥跟春梅说了此事，春梅也不反
驳，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拜托大嫂。弄得
二琥不好意思，只能硬着头皮照顾老太
太。可是老太太似乎在跟二琥作对的
过程中找到了乐趣，每天像个孩子一
样，跟二琥斗来斗去。中午吃饭时，二
琥给老太太戴了个围嘴儿。

老太太一把把它扯掉，说：“这是小
孩子用的，我用不着。”

二琥没办法，只能把围嘴儿去掉，
可老太太刚吃几口，油就滴到衣服上
了。二琥拿餐巾纸去擦，老太太又不让
擦。二琥只好哄着老太太，让她在吃饭
时穿上围裙。

吃饭的时候，二琥说：“妈，少吃点
儿肉，多吃蔬菜，对身体好。”

老太太两眼一瞪说：“你怎么不多
吃蔬菜，骗我吃。”

二琥说：“我爱吃蔬菜啊，你看，我
这就吃，我多吃，我吃。”二琥故意猛吃
蔬菜。

老太太哼哼地笑道：“骗谁呢，我看
到你炒菜的时候吃了好几块肉。”

（摘自《熟年》伊北 著）


